
别告诉我你曾来过
路建锋（邹城）

请允许我在山坡上停留一会
我想和春风说些话

说说蛰伏的烦恼，说说冷寂的夜里
我怎样和一条蛇相安无事

别告诉我你曾来过
在温暖的泥土里

我一直种植着我的高贵
尽管有时

我不得不把头颅低下来
一直低下来

而山风一直唱着歌
一盏明月

传递着千古的相思
别告诉我你曾来过

那时，我一直想着怎样
破茧而出

旧时，差不多从五月份，收麦就在人们的考虑
和准备之中了。置身田间地头，用心端详那辛勤侍
弄了半年多的金黄色麦田，人们心里不禁乐开了
花，那可是一年到头最重要的渴盼呀！去集上买回
几把新镰刀，挨个磨得锃亮，收拾一下其他用具，早
早把打麦场整理平整，再买回些酒和菜，准备工作
就算就绪了。

割麦子是麦季的开始，也是重头戏。看哪块地
里的麦子熟透了，就先下镰割哪块地。人们几人并
成一排，挥舞着镰刀。他们躬身劳作的身影成为田
地里一道亮丽的风景，一幅美好的劳动画卷。

一块麦地全部割完后，成捆的麦子运送到场里
堆放起来，然后再去收割另一块地。场里的麦子越
积越多，几乎堆成小山。家家户户的麦场连着麦
场，麦垛挨着麦垛，远远望去甚是壮观。

堆满麦子的场子是需要有人过夜看护的。人
们一边收拾场子里的活计，一边喝茶说话，当然谈
论麦子收成是少不了的话题。皎洁的月光照射下
来，也为农村的夏夜增添了许多美妙浪漫色彩，相
比于白天的炎热，习习的凉风也让人感到惬意。

然后就是打场、晒粮。全部的麦子割回来了，
凑几个好天气，把麦子摊开成薄薄的一层进行晾
晒，几天下来差不多就彻底干透了，然后就是打麦
子了。套上牛或用拖拉机拉上碾轱辘，来回碾压几
遍，麦粒和麦秸差不多就分家了。用木叉把麦秸挑
走，剩下的就大部分是麦粒了。还有部分带壳的麦
余子，再次简单碾压一下就可以了。

找一个风力适合的时间，拿一把木锨把麦粒高
高扬起，在风的作用下，麦皮和尘土等杂物被风吹
走，干净的麦粒则被分离出来。麦粒再仔细晾晒几
次，就可以归仓了。

粮食，庄稼人的命，庄稼人的天。尽管辛苦，只
要粮食能够及时收割，颗粒归仓，人们也就满足
了。麦季里，有人们付出的辛勤和汗水，当然更有
丰收的欢笑和快乐。人们挥舞的是镰刀，收获的却
是好的收成和希望。收获粮食的农民，心里就会踏
实了许多，内心总有按耐不住的喜悦和激动。

后来，就有了打麦机，又有了割麦机。人们收
割麦子再也不用那么劳累和辛苦了，镰刀、打麦场、
碾轱辘等也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过，旧时收割
麦子的那些场景，还时常浮现在脑海里。

金黄的麦穗，挥舞的镰刀，转动的碾轱辘，人们
挥汗如雨的身影，收获粮食的欢笑和喜悦，这些都
已成为麦收时节的符号和象征，也已成为与六月有
关的印记。劳累、丰收、喜悦，农人们许多的情感也
都包含在这里了。

麦收时节
程公伟（邹城）

苏轼被贬黄州期间，闲居临皋，他写下“江山风月，
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的句子。在黄州，他掬峨眉雪
水以煮茶，“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有闲情，方
为江山风月之主人。

在黄州，东坡先生写下的闲文雅字，不能不提元丰六
年十月十二日夜的承天寺闲游。月色入户，欣然起行至承
天寺，他与张怀民步于中庭，最终发出“何夜无月，何处无竹
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的慨叹。明月时时有，竹柏处
处见，能以“闲人”静观，得物外之趣的人，少之又少。

“诗佛”王维，也曾发出“我心素已闲，清川澹如水”
的“闲”言。“偷得浮生半日闲”已足，他却能保持澹然的
心境，观松间明月，赏石上清泉。

非闲心不能闲看。“翡翠闲居眠藕叶，鹭鸶别业在芦
花。”翡翠鸟憩止于藕叶悠然酣睡，鹭鸶的啼声从芦花丛
中滑出。能得如此美景者，乃闲人一枚。

热闹喧嚣的尘世，何妨学学古圣先贤做一“闲”人？
骑上单车，趁着微风，沿着逶迤的小道，可徐可疾，

哼着小曲，打个口哨，听雀鸟啁啾，看长堤绿草，完全放
空自己，若脱笼之鹄，心情倍爽。

时间充裕的话，就去寻芳太白湖。路边、街角的一树
玉兰，硕大花瓣似高擎的杯盏，盛满阳光；樱花长廊穿行，
遇缤纷落英，别有一番情趣；太白湖内，水鸟翔于天宇，野
鸭追逐嬉戏，锦鳞游泳，令人流连；环行太白湖，芦苇摇
曳，荷叶田田，丁香袭人，所有的不快都会烟消云散。

不愿出去，就蜗居斗室。冲泡一杯龙井，任袅袅茶
香在鼻端飘荡。读一本闲书，最好是精短散文，愉悦身
心。兴之所至，则铺毡挥毫，写下“矮纸斜行闲作草，晴
窗细乳戏分茶”。

留下以上文字的人，我，乃周末一闲人也。

做个“闲人”
张恒利（汶上）

割麦
赵洪顺（汶上）

时常梦见小时候
那个熟悉的时刻

热浪滚滚，太阳的暴晒下
一群弯腰挥镰割麦的身影

一部分人带着草帽
也有光着膀子的

也不怕高温灼伤了皮肤
脖子上搭一块毛巾

时不时擦拭着
那些奔跑在黝黑肌肤上的汗水

一镰一镰收割着小麦
艰辛中孕育着丰收的喜悦
仿佛收割着时间的宝石

我的父辈
是那个时代劳作的中坚
如今，镰刀早已成为古董

只是，快到收麦时
父亲依然把镰刀磨得锃亮

然后默默收起
珍藏着那一段辛劳

夏日咏情
房照远（汶上）

湖山一脉露苔岑，飞鸟含情百色吟。
有月新天花好润，无风篱土步游霖。
清香屏野闲心志，幽静临怀飘逸襟。
水竹逢峦皆入画，五弦怎比小浓音。

割麦时节
公冶秀云（嘉祥）

麦以收割的方式出场
是人们最重视

最了解天文地理的时节
当金杏挂满枝头

当榴花红艳艳的燃烧
当天空飘来杜鹃的维妙

人们心头不禁掠过
是不是该收麦了

收割机一次次奔跑过后
一片片金黄瞬间归了仓
少了弯腰曲背的挥镰
少了木锨扬场的风姿

少了石磙在麦场上的滚动

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容
仍在眼前
挥镰如梭
挥汗如雨

美丽宜人的初夏时节，迎着温柔而薄凉的微风，踏
着阳光、鲜花和绿意构筑的诗行，轻步走进蒜乡大地，
随之扑面而来的便是浓郁的蒜香。

对蒜乡人来说，蒜香是沉浸在骨子里、流动在乡村
大地上的。从头年的中秋，蒜香就开始弥散在空气中，
平整好的土地，被笔直的畦埂划分成规矩的条形，如素
描的画布朴素地铺展开来。朴实的乡亲用粗糙的手指，
捏着散发着香气的蒜瓣，小心翼翼地按入泥土，顺手抚
平田垄的浮土，适当地用磙子轻压一遍，再覆一层透明
的薄膜。几天后，蒜瓣荫出嫩绿的芽尖，几欲穿透薄膜
的束缚，勤老的乡亲趁此机会给加把劲，用新买的竹扫
帚轻轻拍打，芽尖顺势钻出头来，发着淡淡的清香。

季节转换，捱过整个冬天的雪寒，嫩芽长成小苗，
依旧保持着嫩绿和清香，春节的餐桌上就有了它的位
置和份量，除了与醋酱混合的调料，更有蒜苗炒鸡蛋的
美味，也可切碎几棵蒜苗掺进水饺馅里，让喷香的肉味
更显鲜美。

春和景明，姹紫嫣红，清风摇曳，再莅临一场稀贵
的透雨，蒜苗疯狂旺长，遍地弥漫着浓浓的清香。人间
四月天，蒜苗连夜拔节，蒜苔渐渐扬尾，至4月底蒜苔
打卷，呈狗尾型，就该拔蒜苔了，仔细嗅闻有种草木的
清香，放在口中感觉微辣带甜。

其实，真正的蒜香还是鲜蒜。剥好几粒蒜瓣放进
蒜臼，适量放入盐和味精，再轻轻捣碎，汁液粘稠，那香
味瞬间就出来了，忍不住用舌尖尝试，味蕾一阵翻腾，
香味直入骨髓，禁不住五体通透。

拔掉蒜苔18天蒜头成熟。五月大地，蒜香飘拂，
父老乡亲冒着炎热，一滴汗珠摔八瓣，昼夜忙于收获大
蒜。尽管也有机械可以操作，但为了减少对蒜头的损
伤，大多还是人工劳作，用特制铁铲逐个挖蒜，或弯腰
弓背，或半蹲半坐，甚至跪着爬着，像一头不知倦怠的
老牛，满怀丰收的希望和喜悦，“头拱地向前冲”，剪杆、
除须、装袋、晾晒、运输、销售……当然，也有想卖个高
价暂时自家存放或入库储藏的，等待时机再作处置。

“蒜蔓蒙云生绮藤，馥郁芬芳润深岩”，愿蒜香在蒜乡
金乡袅袅升腾，持续为父老乡亲开辟一条金色的路径。

蒜乡·蒜香
耿清瑞（金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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